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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话题 若将儿童读物的源头溯至格林童
话，那么它已走过了210多年；若认
为卢梭的《爱弥儿》是源头，则要在
此基础上再加50年。当然，如果把
儿童读物的外延再放大的话，可能会
更早。

这两百多年来问世的各类儿童读
物，不知陪伴多少孩子度过了美好的童
年。那么应该怎么阅读儿童读物？这
是个见仁见智的话题。当我带领孩子
阅读童书时，我往往既会以教师的眼光
研究，也会以家长的身份审视。现就我
陪自己两个孩子阅读的经历，从关注插
图、选择版本、发现模式等角度，谈一点
儿对儿童读物的感受与体会。

关注插图

“爱丽丝挨着姐姐坐在河边，姐
姐在看书，她没事可做，开始觉得无
聊。她瞄了一眼姐姐正在读的书，没
有插图，也没有对话，心想：‘一本
书没有插图，又没有对话，那还有什
么用呢？’”

每次给儿子读《爱丽丝漫游奇
境记》中的这一段时，我总会忍俊不
禁。因为儿子出生后，大他5岁的姐
姐偶有担心：万一弟弟抢她心爱的书
怎么办？后来发现根本不存在这个问
题。因为弟弟看的书全是图画，没有
几行字，姐姐觉得很幼稚；而令姐姐
如痴如醉的那些书，弟弟根本不去
翻，“没有图，不好看”。

这反映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
小朋友就是喜欢看有插图的。比如大
家熟悉的《阿长与〈山海经〉》中，小鲁
迅迷上《山海经》，就是因为里面有绘
图，像“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三脚的
鸟，生着翅膀的人，没有头而以两乳当
作眼睛的怪物”之类的；喜欢看《花
镜》，也是因为“上面有许多图”。

爱丽丝说得没错，有些童书没有
插图真的无趣。如果莫·威廉斯的
《开心小猪和大象哥哥》只有文字，
能成故事吗？其趣点全在插图，文字
只是串词一般的存在，甚至连文字都
有图画的效果，比如作者通过字体的
大小，体现声音的高低，或心情是平
静还是激动等。

E.B.怀特《夏洛的网》的插图出自
盖斯·威廉姆斯之手，就是为《时代广
场的蟋蟀》画插图的那位大师。我们
发现小猪威尔伯、老鼠坦普尔顿，连恐
吓威尔伯“农民会杀了你，把你变成熏
肉火腿”的老羊都有表情；可真正的主
角，即躲在谷仓门框上用蛛丝大网挽
救了威尔伯性命的夏洛，我们连脸都
看不清，更不要说看清其表情了——
据说一开始盖斯给夏洛画了个女人的
脸庞，可被怀特拒绝了。不是性别的
原因，而是根本不希望画出夏洛的表
情，理由是：“这本书一定要展现一个
很迷人的夏洛。我相信，要达到这样
的效果，画家就得描绘出神态和姿势，
而不是面部表情。蜘蛛的脸部很小，
事实上它们几乎没有，或者至少头部
相对来说是不太显眼的。不过它们有
8条关节清晰漂亮的大腿或胳膊，灵
活得都能跳芭蕾舞了。”从这段话中，
我们既看到了作家对艺术效果的执着
与追求，更习得的是未来思考问题的
方式与路径——这些对小朋友而言是
浸润式的影响。

选择版本

越是经典的读物，越会受到更多
出版社的青睐，因此版本也就越多。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的不是“只取一
瓢饮”，而是带着孩子对比多个版本
并进行阅读。听着耳熟能详的故事，
看着不同的插图或编排，也别有味
道。

最先给两个孩子读的《西游记》
是海豚出版社出版的那套60册的连
环画，于我而言，有怀旧的味道。遗
憾的是这套书是64开本，字太小，
并且是黑白色，总觉得对孩子的眼睛
不够友好。于是就换成了湖南美术出
版社50开本的彩色版连环画，全套
25本，著名画家童介眉等人插画。
阅读时，他们问得最多的是“为什么
这本书的牛魔王与那本书中的不一
样”“这个是黄袍怪吗”之类的话，
说明他们在不同版本的对比中，已产
生了审美和思辨层面上的原始感知。

类似的选择情形，也会发生在观
看由儿童读物拍成的影视作品时。影
视往往是对原作的二次开发，不同的
编剧导演会制作出大不同的产品；观
看不同版本的故事，也会触发孩子进
行对比与辨别，哪怕只是朦胧模糊甚
至是无意识状态的。孩子往往认为，
故事中的角色是真实的，或者说他们
拒绝承认白雪公主、彼得·潘等是虚
构的，当然他们不一定懂“虚构”这
个词。

在不同版本作品的对比阅读中，
大人会惊喜地看到孩童们的选择与
坚持、思考与理解。我想，在阅读
时，教师或家长除了让孩子阅读故
事本身、欣赏书中插图的构思与色
彩外，还可以带着他们通过对比，
或想象，或朗读，以慢节奏感受一
些细末之处的美妙，哪怕是了解一
些与之相关的故事，对素养的形成
也大有裨益。

构建模式

应该说，很多故事都是有模式
的，至少是有母题的，儿童读物的模
式尤为明显。在我家，这个模式是女
儿发现的。

伴我度过儿童时代的，主要是火
柴盒、泥巴之类的玩具或可以加工成
玩具的材料，没有看过几本书。我的
中学时代，似乎没有课外阅读或名著
阅读之类的说法，好在有教材，就足
够对付考试了。大学读中文系，开始
了报复式的阅读，但已然过了对儿童
读物感兴趣的年龄。

我对儿童读物的阅读很不够，所
以最早给女儿读故事时，差不多只是
嘴皮劳动，不入脑的。记得在读“哈
利·波特”系列的第一本时，女儿问
我：“为什么哈利·波特也是个孤
儿？”“也”这个词告诉我，不能回答
他父亲去世了，而要回答原因。可是
我脑海中没有多少儿童故事，于是凭
语文教师的本能问女儿，你读过的故
事中还有谁是孤儿？女儿说了一串，
《绿山墙的安妮》中的安妮，《詹姆斯
与大仙桃》 中的詹姆斯，《秘密花
园》中的玛丽，等等。

本来以为，孩童的阅读是散点
的，并且只在乎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可我从女儿和儿子身上，真切感受到
孩童在阅读时也会建立关联，并且他
们的记忆力好得让人不可思议。像
《詹姆斯与大仙桃》确实只是传统的
儿童读物，其逻辑是简单的，主题也
是外显的，但它们有母题特质，等将
来读曹文轩《青铜葵花》、夏洛蒂·
勃朗特《简·爱》等同母题的作品
时，或许又会唤起儿时的阅读积累和
经验。

鉴于此，我后来在给孩子准备读
物前，会做一番功课，以期在一定时
段内，阅读在情节构思、人物形象、故
事结局等方面比较接近的读物，而非
之前只要是有口碑的或获过什么大奖
的作品。比如，先阅读讲匹诺曹故事
的《木偶奇遇记》，随着长大跟进瑞典
塞尔玛·拉格洛夫的《尼尔斯骑鹅旅行
记》，马克·吐温的《汤姆·索亚历险
记》，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乃至中
学时代要读的《海底两万里》《格列佛
游记》《西游记》等，这些都可算为

“××奇遇记”系列。孩童阅读群书，
能更好地感知某类作品在塑造人物形
象、构思故事情节、表达主题等方面的
共同点。布鲁纳认为，“迁移”是教育
过程的核心。那么，我们在阅读跟进
时首先要有建构的意识，而建构要基
于群文阅读和海量阅读。

有人说，一个人的阅读主要有三
个阶段。学龄前和小学阶段是基于兴
趣或是为了培养兴趣的阅读，中学和
大学阶段是为了求知的阅读，毕业后
多是为了专业或职业的阅读。往往只
有在第一阶段播下饱满的种子，才能
看到后两个阶段的发芽、开花和结果。

对于儿童读物，每个人一生中一
般也会有三个集中阅读的阶段，分别
是自己的童年时期，做了父母后带着
孩子读的时期，做了祖辈后带着孙辈
读的时期。相信自己在童年时期读的
只是书中人物的故事，而到自己成了
祖辈阅读时，书中人物的故事，差不
多也是自己的故事吧。

（作者单位系温州市实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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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儿童文学的文学教育功能
均得到认可，以儿童文学为媒介、促进儿童心智成
长和语言发展的阅读实践普遍开展。国际儿童文
学研究界著名学者尼古拉耶娃指出，所有最新的脑
科学研究都证明，文学阅读并非一种愉悦但无意义
的消遣，它对我们的认知和情感发展至关重要。说
得夸张一点儿，它对我们的生存至关重要。（玛丽
亚·尼古拉耶娃：《为学而读：儿童文学的认知研
究》）我们知道，儿童教育是关系国家和民族命运的
大事。在儿童的教育事业中，儿童文学的文学教育
关系到儿童的心智成长，对于培养儿童的美好情操
和审美趣味，具有重要意义。

当下儿童文学的文学教育中存在的典型问题，是
不把儿童文学当作艺术作品，只把儿童文学作品当作说
教的工具或者读书认字的材料，忽视了儿童文学的艺术
性品质，更忽视了儿童文学的文学教育的艺术性特质。
儿童文学的文学教育理应高举艺术性的大旗，通过艺术
性的教育手段，充分发挥儿童文学的艺术性特质，实现
文学教育的艺术性效果。从儿童本位的视角出发，儿童
文学的文学教育的艺术性要求教育者，对儿童文学作品
的艺术性特质具有深刻的理解，在教育过程中能够运用
艺术性手段以取得相应的教育效果。

儿童文学的文学教育要求教育者深谙儿童文
学这一媒介的艺术品格和作品的艺术品质。儿童
文学有着与成人文学截然不同的精神特质和价值
追求，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儿童文化与成人文化之
间存在巨大差异。儿童文化对于游戏性和生态性
有着不同于成人文化的强烈要求，形成了儿童文化
非功利性的独特精神气质。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
往往突出地体现了游戏精神和儿童趣味性，显示出
不同一般的艺术品格。

儿童文学教育——
如何实现艺术营养的传递

江建利

“游戏精神”——儿童文学艺术性的核心旨趣1
儿童文学中，儿童本位的艺

术性以真正的“游戏精神”为核
心旨趣。这在写作的层面上既是
作家对儿童生命需求的审美呼应
和引领，也寄寓了作家再造童年
的游戏冲动；而在读者层面上，
游戏精神则不仅是儿童现实渴望
的替代性满足、现实游戏的心理
转移，更是童年人格的审美建构
和精神自我的实现与超越。（李学
斌：《儿童文学与游戏精神》）可
以说，游戏精神最能彰显儿童文
学独特的价值取向，最能体现儿
童本位的艺术性实质。比起在成
人文学中游戏性不得不“戴着脚
镣跳舞”，难以摆脱功利主义的枷
锁，儿童文学中的游戏精神可以
天马行空，轻灵飞升，自由徜徉
于天地。举例来说，世界儿童文
学经典《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属
于周作人所谓“最有趣的是有那
无意思之意思的作品”（周作人：
《周作人论儿童文学》），“无意思
之意思”体现了儿童文学作品具
有游戏精神的艺术性特质。

具有艺术性的儿童文学处处
体现着游戏精神，表现方式具有
多样性。既可以直接以游戏的形
式体现游戏精神，比如《爱丽丝
漫游奇境记》 中的“合家欢赛

跑”“疯茶会”“槌球场”，也可以
以语言游戏的形式表现游戏精
神，比如《爱丽丝漫游奇境记》
中存在大量的文字游戏，让读者
体会无限趣味。游戏情节和语言
游戏可谓儿童文学呈现游戏精神
的“双璧”，具有明显的辨识度。

另外，儿童文学作品中诸多
描写皆不由自主地体现游戏精
神。儿童文学经典《杨柳风》以
诗意的描写营造着游戏精神。

“矮树林，小山谷，采石场，以
及夏季繁叶荫翳遮蔽的所有隐秘
之处，往昔那些神秘探险宝地，
现在全都暴露无遗，秘密惨不忍
睹地大白天下；它们仿佛在请
求，要他暂且宽恕它们的粗陋和
寒碜，请他等到它们能像从前那
样到盛大的化妆舞会上狂欢时，
再来用老花招逗弄和迷惑他。”
（格雷厄姆：《杨柳风》，赵武平
译）这段描写体现了人物与自然
的玩伴关系，如果读者不了解儿
童文学独有的游戏精神，就难以
体会作品儿童本位的纯粹趣味。
深刻理解儿童文学的游戏精神对
于儿童文学的文学教育功能的发
挥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帮
助成人真正与儿童“携手走在人
生的路上”。

在文学教育中，儿童本位的
艺术性必然要求教育者重视文本
的趣味性。美国儿童学的开创者
斯坦利·霍尔对趣味倍加推崇：

“就儿童而言，兴趣具有神圣的意
义，因为儿童的兴趣会在其成年
时成熟，正是这种冲动创造了所
有知识，使人成为自然的主宰。
所以，如何满足兴趣正是教学法
的所有任务。”（斯坦利·霍尔：
《儿童生活与教育面面观》）“兴
趣具有神圣的意义”，这是对儿童
教育需要有趣味的强力表达。笔
者认为，在文学教育中，对儿童
文化和儿童文学艺术性的深刻理
解和体认，是实现儿童本位的文
学教育的关键要素。

在儿童文学的文学教育中，
突出作品的趣味是保证儿童本位
的艺术性教育效果的重中之重。

“是否有趣，是衡量儿童文学作品
优劣的一个重要标准，特别是对
孩子来说，‘有趣’几乎是唯一的
标准”。（朱自强：《儿童文学概
论》）有趣味的儿童文学充分体
现儿童文化的精神，秉承着儿童
文化本真的艺术性特质，同时深
入儿童内心世界，满足儿童的心

理需求，所以儿童文学的趣味深
刻体现儿童文化精神、满足儿童
的心理需求，可以简称为“童
趣”，以与一般文学的趣味相区
别。在儿童文学中，《金银岛》
《绿野仙踪》等作品中所呈现的冒
险的、奇幻的故事情节，《男生贾
里》《女生贾梅》等作品中所展现
的儿童所独有的“心思”，《长袜
子皮皮》《小淘气尼古拉》等作品
中所刻画的鲜明人物形象，路易
斯·卡洛尔、罗尔德·达尔等作
品中趣味横生的文字游戏都是童
趣在儿童文学中多方位的体现。
儿童文学作家彭懿的原创图画书
《我用32个屁打败了睡魔怪》充
满了让儿童忍俊不禁的“恶趣
味”，其充满创意的想象和幽默颇
受儿童读者欢迎，有着帮助儿童
直面恐惧、战胜心理危机的神奇
作用。

充分认识童趣也是儿童本位
的艺术性的重要体现，对于文学
教育有着重要意义。对童趣的深
刻体认，有助于教育者选择适合
儿童心理需求和审美趣味的作
品，从而起到文学教育的艺术性
效果。

趣味性——儿童文学的重要标准2

在深刻理解儿童本位的艺术
性的基础上，儿童文学的文学教育
要求教育者，通过使用教育过程中
的艺术性手段以实现教育的艺术
性效果。所谓艺术性的教育手段，
需要教育者从儿童的艺术审美特
征和需求出发，考虑如何彰显儿童
文学的艺术性特质，发挥其艺术性
教育效果。显然，传统文学教育中
惯用的机械记忆和背诵、填鸭式灌
输等教育方式是与儿童本位的文
学教育背道而驰的。从儿童本位
的理念出发，艺术性的教育手段可
以从如下几方面进行探索。

第一，充分信任儿童的艺术感
受力，适时对儿童的艺术性反应
给予肯定和鼓励。以笔者的经验
和观察，儿童对文学作品的文学
性有独到的体会和反应。比如在
阅读儿童故事 《属鼠蓝和属鼠
灰》中《语言大师》一篇时，儿
童在读到“妈妈让我洗枣，我却
跑到洗手间把自己给洗了”时会
放声大笑，而且在重复阅读同一
章节时每每报以戏剧化的笑声。
在这时，儿童教育者应及时肯定
儿童的文学感受力，而不是对之
戏剧化反应进行质疑。同样的道

理，在儿童传诵改编的“地下儿
歌”或荒诞诗时，教育者亦不宜
高举道德训诫的大棒，对之进行
思想教育，而是观察和肯定儿童
在理解这些富于创意的作品时所
表现出的艺术感受力。这无疑需
要儿童本位的理念才能做到对儿
童艺术天性的信任和肯定。

第二，以游戏的方式让儿童充
分体验儿童文学的游戏精神和艺
术品质。儿童文学是游戏的文学，
也适合教育者与儿童进行游戏互
动。以《好神奇的小石头》为例，教
育者在为儿童阅读这本图画书时
通常需要对儿童进行提问，让儿童
猜测小石头接下来会变成什么。
这本身是游戏精神在儿童文学的
文学教育中的体现，但在教育者担
任提问者之后，也要让儿童走上提
问者的岗位，让儿童成为游戏的主
导者。教育者在回答提问时要采
取多样的、艺术性的回答策略，以
激发儿童的游戏兴趣，保持游戏的
开放性。在儿童本位的视域下，教
育者不再是全知全能的教师，而是
同儿童一样的共同学习者和游戏
参与者，真正与儿童携手走在文学
教育的路上。

文学教育的艺术性实现手段

儿童文学的文学教育者可以
在文学阅读之后，鼓励儿童的艺术
性表达和创造。对儿童艺术性创
造的鼓励基于对儿童审美能力的
信任和鼓励，而儿童在真正的文学
教育中常常给教育者以惊喜。在
笔者所带领的团队对北京、苏州、
南京、青岛等地的中小学和幼儿园
教师进行访谈的过程中，我们发现
鼓励儿童进行童诗创作是有效的
文学教育手段。在童诗创作的过
程中，儿童更容易进入童诗的艺术
世界，不但可以更好地理解童诗的
精神内涵和艺术品质，而且可以发
展自身的艺术创造能力。

除了鼓励儿童进行童诗创作
之外，教育者还可以组织儿童就阅
读的文学作品进行绘画创作，用自
己的画笔表现文学的艺术世界。
在这一过程中，教育者需要深谙儿
童艺术天性的特质，并且信任儿童
艺术创作的价值。儿童的艺术天性
为诸多伟大艺术家提供了创作灵
感。儿童的“赤子之心”与优秀艺术
作品的精神气质具有同构性，这或
许就是为什么赵元任在自己《阿丽
思漫游奇境记》译本的献词中会引
用孟子的名言：大人者，不失其赤子
之心者也。无独有偶，毕加索在回
顾自己的艺术发展历程时，认为自

己“像孩子一样画画”才走上了艺术
的成熟之路。在文学教育的艺术性
实践过程中，教育者的艺术鉴赏力
和品位往往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
用。以我们访谈的发现来看，成人
本位的教育者往往会以功利主义的
眼光看待儿童的艺术创作，以“像不
像”为作品质量的主要衡量标准，以

“有没有将画面填满”作为作品完成
度的标准。而秉承儿童本位的教育
者以作品的创意、对艺术瞬间和艺
术感受的捕捉力等体现艺术实质的
观念来看儿童的创作，不拘泥于技
法和篇幅，这将鼓励儿童的艺术创
造力发展，并提高儿童文学阅读的
艺术感受力。

总而言之，儿童文学的文学教
育需要具有艺术性品质，儿童本位
观念为文学教育实现艺术性效果
提供了方向指引和实践路径。这
里提出的儿童本位的艺术性，需要
教育者深刻理解儿童文化的艺术
性内涵，不以功利主义、成人本位
的价值标准，来衡量儿童在文学教
育过程中的艺术创造和艺术表现，
而是以具有艺术性的教育手段，实
现提升儿童审美感受力和创造能
力的文学教育鹄的。

（作者系青岛理工大学人文与
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鼓励儿童的艺术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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